
                       八、道教 

    我们为了时间等种种的困难，对于道家与道教的讲述，只能择

其较为重要的， 

简介十之一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而已，如要求其精详，非一二百

万言，不能以尽 

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容。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形成道教

的来源问题，归 

纳它有四个原因：（1）渊源于道家学术思想。（2）发生于政治社

会的演变。（3） 

促进于外来宗教的刺激。（4）基本于神秘学术的迷恋。关于第一

个原因的内容大概， 

讲到目前为止，暂且告一段落。如要从魏、晋以后，经隋、唐、宋、

元、明、清的 

发展而讲到现在，那就不胜其繁，短期无法结束，现在需要简明扼

要地讲述第二个 

原因，以便暂做收场。 

                        （一）汉末道教形成的因缘 

    如要了解两汉道家的学术思想，如何一变而形成道教的原因，

必须要留心春秋、 

战国到秦、汉以来政治与社会的演变趋势。当战国时期，由六、七

百年来的周代政 

权与封建政治制度，因为历史现实环境的影响，与文化思想的转变，

春秋王制，几 

已破坏无遗。由春秋到战国末年，四百年间长期大小战乱的结果，

不但形成政局的 

一片紊乱，尤其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已零落殆尽，我们

衡之历史的成例， 

第当长期战争的结果，果然可以造成若干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

留给后人的凭吊 

啼嘘而已，如在长期战乱的当时，必致民穷才尽。我所谓的“民穷

才尽”，不仅是 

说社会的经济崩溃，就是各种人才，也会因战乱而一齐打光。大家

都知道中国文化 

有名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人才的造就，确是需要

经济稳定的社会 

背景做土壤，以长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才能培养得出来，然

而每每累积若干 

年代，培养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个胜利，或一个失败

的战争中，随流 

而没。大家都知道，当战国时期的吴、越战争中，在历史上留下两

句名言，那就是 

越国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是，这两句话的真正价值；只

能用在战争的兵 



源养成方面，却不能完全适合于长期建国的功效上面，中国人对于

历史人物的经验 

之谈，却有“老成谋国”与“英雄出少年”两句尖锐对立的名言，

确是缺一不可的 

明训。 

    在春秋、战国之间百余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

子等人物，各自 

建立阐扬他们的学说思想以后，后起之秀，大多传习相仍，反不如

其初也。到了战 

国末期，老、庄的思想，人于道家，他们学术精神，便成为介乎人

世出世之间，可 

以出世，也可以人世的指导原则。孔、孟的思想，却在一般知识分

子中，扎下根基， 

完全趋向人世为人，做为精神行为的标准。至于墨子，开始出于道

术，终而介乎道、 

儒之间而别走一路，遂与燕、赵、秦、晋的游侠精神结合，逐渐形

成平民与贵戚社 

会之间特殊社会的变相。到了秦始皇蓄意并吞六国，要想达到统一

局面的前期，天 

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于纵横谋略的途径，竞相奔走权门以谋取

功名，可是，到 

了最后，如苏秦、张仪一流的人物，也已逐渐减少，只有如李斯一

流，便已足当大 

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产生呢？但是坐议立谈，号称为儒

家的儒生，与拔 

剑而起，介乎道、墨之间的游侠，仍能在一般社会中，隐然具有作

用，所以在李斯 

的朋友韩非的观念中，便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忌

讳言论了。然而 

韩非果然看到了这种民间社会风气的趋势，但是他不知道造成时代

风气的原因何在？ 

更不知道这是只能疏导，不可遏止的大势所趋，他公然犯时代趋势

的大忌，要想一 

一绳之于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纵然得志行法，也

必会遭遇到犹如 

商鞅的结果。后来秦始皇用严刑峻法，罢斥儒、墨（侠），而治新

兴的天下，但终 

以严刑峻法，而为儒、快合作的新兴力量所推翻。总之，此中大有

玄微，而存有历 

史政治哲学的妙用，希望学者自己留心去研究发掘。 

    汉兴以来，自刘邦平定天下称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兴治之

功，已经在政治 

上占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后只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便可立身仕途， 



自有进身之路，所以在朝廷与儒士之间，彼此相处，已很融洽。而

在社会游侠方面， 

还是隐然存在着东西南北等五道的潜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

为彰明较著的人 

物，其余，默默无闻于草泽之间，安分于法外的，还是不少。可是

汉高祖起自民间， 

他自己也来自游侠群中，深知彼此相处无事之道，所以终汉高之世，

特殊社会的游 

侠分子，对于汉高，甚之，还有深厚的好感与拥护的热情。到了高

级公子哥儿的太 

子出身的汉武帝手里，便完全不同了，汉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刘邦

那样豁达世故， 

对于民间社会的游侠，大有厌恶的心理，所以他会公然地杀掉郭解，

以立其威信， 

但是游侠中人，也从此寒心隐通，渐渐便与道家者流互通声气，形

成西汉末年乱源 

的力量。到了东汉末代，因为历史社会的演变趋势，简直变本加厉，

便与方外的道 

士合流，造成汉末三国初期，借用旁门左道以称兵倡乱的形势了。 

    其次，便是两汉儒生进入仕途后，所造成的权门阀阅的门第风

气，到了东汉时 

期，权门阀阅，声气相通，就以清议榆扬为手段，而霸占了汉末的

选举取士的要津， 

使有才气的真才实学之士，既不肯巴结权势，又不屑于奔竞宦途与

学阀之间，便退 

而隐遁，走入介乎人世与出世之间的道家路线，逐渐形成汉代社会，

另有远处方外 

道士的一群形态。东汉末期这些方外的道士群，已具有后来佛教传

入以后，出家为 

僧的比丘，与印度婆罗门教士的雏形，他们的思想精神，大半是有

所激发，或遗憾 

人生世事而致此，相同于周、秦以前的“隐士”思想。至于唐、宋

以后，佛教出家 

的男女僧众，与道教出家的男女道士，已经普遍存在，等于是法定

所公认的遗世而 

独立者，既不完全受帝王政制的约束，只在普通法律以外，另有其

合法的地位；在 

中国历史上，自南北朝、隋、唐以后，僧道不拜帝王，只须长揖为

敬的仪礼，已经 

成为不必明文规定的惯例。因此，过去所走高隐远蹈的路线，到了

唐、宋以后，不 

须再有迂回，只要退避现实，进入佛教为僧，或道教做道士，便可

笑傲山林，把玩 



风月，远离时累了。所以宋代王安石说的，五代的杰出人才，大都

人于禅林，不与 

世事的论调，也是大有道理的。东汉未期的朝野社会，当然有许多

累积的原因，造 

成三国时期的乱离局面，但我们现在站在道教立场来讲，只简单扼

要地举出上面一 

二个因素，藉以说明自张道陵所创初期道教的雏形——五斗米道的

经过，实是两汉 

以来读书知识分子，受到时代社会环境的刺激，因此而起为无言的

抗争，便建立他 

们自己精神王国的道教了。 

    张道陵，在东汉末期，本来也是一个读书分子，因为不得志于

当世，便客居于 

四川，后来他学道于鹊鸣山中，有了心得，便自造作道书，开创画

符念咒道教符箓 

派的先声。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很含糊地说：“祖父陵

客蜀，学道鹄鸣 

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

死，子衡行其道。 

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

将兵击汉中太 

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子湾代立，以鲁不顺，尽

杀鲁母家室，鲁 

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我们读了《三国志》有关于

张道陵与他的孙 

子张鲁的记述，对于张道陵一系道教的起源，在宗教史上，并无宗

教神圣光荣的一 

面，甚之，只有使人鄙视；当然，关于五斗米道的学术内容，陈寿

是外行人，没有 

详细提起，可能也根本无法了解，他说到张鲁秉承他祖父张道陵的

遗教，是以“鬼 

道教民”，那倒是五斗米道符箓派的事实，因为这一派的符咒，都

是用于驱神役鬼 

的作用上，对于形而上道方面，并不高明。我常怀疑，周、秦之际

方士修炼的方术， 

以及秦、汉以后，道教符箓的兴盛，是否都有与印度婆罗门教，与

瑜伽术派的法术 

互相影响，实在很难断言；而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出家人），在秦

始皇时代，已经 

与中国通往来，那是有资料可查的事实，而且符箓的形态，有若干

与上古梵文的写 

法，大有相同之处，可是这些问题，暂时也把它算在题外文章，不

去管它。我们再 



看张鲁当时在汉中所行“以鬼道教民”的地方政治形态，却是中国

的政治史上，汉 

末地方宗教政治之研究的好资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汉末政治

与道教，由于秦、 

汉的游侠精神，与两汉不满现状的逃世方外之士相结合，造成建立

精神王国道教的 

说明。如《三国志》所说，张鲁在汉中的鬼道治民情形：“其来学

道者，初皆名鬼 

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

诚信不欺诈，有 

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

置义米肉，悬于 

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

后乃行刑。不置 

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后

来张鲁的地方治 

权，被曹操打垮，他投降了，拜为镇南将军，曹操待以客礼，“封

间中侯，邑万户。 

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

侯。子富嗣。” 

我们看了张鲁实行五斗米道的简短历史，实在非常有趣而滑稽，足

以反映三国当时 

地方政治紊乱的怪现象，但是他比黄巾张角号召起义的太平道，却

大有高明之处。 

如果陈寿所记的都是事实，那么，张鲁在汉中实行宗教性的地方政

治，倒有近似 

“无为”之化，却能稍有合于道德的措施。陈寿著《三国志》的见

地与历史笔法， 

当然远不及于司马迁，但是，他在张鲁等传记末了的评语，却也中

肯，如说：“公 

孙瓒保京，坐待夷灭。度（公孙度）残暴雨不节。渊（公孙渊）仍

业以载凶。只足 

覆其族也。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

夫之不若，固无 

可论者也。燕（张燕）、绣（张绣）、鲁（张鲁），舍群盗，列功

臣，去危亡，保 

宗耙，则于彼为愈焉。”他说张鲁等人，倒能够逆取顺守，得保祖

先子孙的宗祀， 

在当时群盗如毛，都是有始无终的乱世当中，比较起来，的确算是

杰出的人物。然 

而陈寿还见不到张鲁后世的子孙族类，竟能南迁于江西，历宋、元

以后，受朝野的 

尊敬，成为龙虎山正一派的张天师世家，累世备受宠封，可与山东

曲阜的孔子世家 



相提并论，都成为中国文化世家巨室的特殊家世，一岂非他的先世

张道陵的道术， 

应有丰功阴德的余荫，才能如此吗？ 

    陈寿著的《三国志》，自有陈寿的立场和主观，他笔下所述说

的张道陵，等于 

是以“假道为骗”的术士，相反地，在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

便不同于陈寿的 

记载了。 

    如说：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

无益于年命，送 

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陵家素

贫，欲治生，营 

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

乃与弟子入蜀， 

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

骑，金车羽盖， 

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

出正一明威之道。 

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

立祭酒，分领其 

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输出米绢器物、纸笔、樵

薪、什物等。领 

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

除涵，无所不为， 

皆出其意。而患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 

    我们看了葛洪所写的记载，便可了解陈寿记述张道陵的事实，

不但简要不详， 

而且是有立场和成见的。张道陵的正一明威道术，到了晋朝，更有

扩展，晋室的名 

公巨卿，朝野大族，都有信奉此道，例如王、谢等巨室，也都历世

信奉不衰，以书 

法著名的王羲之，便是此道中的分子。所以他手写《黄庭经》，并

不是专为习字而 

好玩的。 

    此外，我们再看葛洪所载张道陵在四川施行的教化，依照历史

文化的功绩观念 

来讲，便会觉得他与文翁化蜀，同样具有文化教育上的价值。 

    如说： 

    “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

皆疏记生身已来 

所犯之事，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

为约。于是百姓 



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

畏天地而改。从 

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 

    在这段的记载里，述说张道陵化民成俗的方针，在于人人自觉

自治，重廉耻， 

畏天命，行善举为其重点，根据道家思想的“为政不在多言”，唯

重实行的原则， 

那么，张道陵这种措施，又何尝是不对呢？陈寿所谓“故世号米贼”，

是从曹魏政 

权的立场，因袭治权的正统观念而来，并不全足取信。其次，关于

张道陵个人修炼 

道术的经过。 

    如说：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

能分形作数十人…… 

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

不能弃世，正 

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

其有九鼎大要， 

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

日中到。具说 

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异者，从东方来，生平原相，见其形貌，

一如陵所说。陵 

乃七度试异，皆过，乃授昇丹经。 

    这是说明张道陵所修炼的神仙道术，仍以外金丹的丹药为主，

以服气、导引、 

房中等的内丹修炼的助伴，最后，仍以九鼎大要等道法的指归。 

    至于所说七次试验赵昇的道心，然后授以神仙道术，正是后世

妄求学仙者先立 

道德根基的榜样，如说： 

    七试者：第一试昇：到门不为通，使人辱骂四十余日，露宿不

去，乃纳之。第 

二：使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昇

接床。明日又称 

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昇终不失正。第三试昇：行道忽

见遗金三十瓶， 

昇乃走过不取。第四试昇：令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惟

不伤身。昇不恐， 

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

师，求长生之道， 

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昇：

于市买十余匹 

绢，付值讫，而绢主诬之云：未得。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

无惮色。第六试 



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掌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

臭秽可憎。昇 

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

陵将诸弟子登云 

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

大有实。陵谓诸 

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

人，股战流汗， 

无政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

护，何险之有， 

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数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

理故耳。乃从上 

自挪，投树上，足不磋跌，取挑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

不能得退。于是 

乃以挑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

留一以待异。陵 

乃以手引昇，众视之，见陵臂长三十丈，引昇，昇忽然来还。乃以

向所留桃与之。 

食毕，临乃临谷上，笑而言曰：赵异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

吾今欲自试投 

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惟异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

桃上，失陵所在。 

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惟昇、

长二人，良久 

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倒投身而

下，正堕陵前。 

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

人道毕。三日， 

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昇、长二人，皆白日冲

天而去。众弟子 

仰视之，久乃没于去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

成地仙，故欲化 

作七试以度赵昇，乃如其志也。 

    我们读了葛洪所写这段张道陵授受道术的传记，对于一般妄求

长生不老之方的 

人士，应知有所反省。须知道家与道教所标榜的神仙可学，必以立

德为先。后世的 

人，以价值观念的小忠小勤，轻心慢心的意气用事，妄求出世超人

的道术，岂非缘 

木而求鱼，哪有这种便宜的事呢？如果神仙不可学，就凭这种做人

的德行为榜样， 

以此为人处事，亦正是儒家所谓大人君子的风规，这样的教化，又

何尝有害世道人 



心呢？拚命大骂其为异端不可学，似乎有欠公允。我们非常简略地

介绍了汉末道教 

形成的前因后果，便可大概了解秦、汉以后政治社会演变的关系，

由道家思想促成 

道教建立的先声。 

                       （二）魏晋以后的道家与道教 

    我们初步了解了汉末的学术情况，与社会人心逃避现实的趋

向，促使道家形成 

道教的情形，然后再来研究魏、晋人对于学术思想转变的迹象，就

有脉络可循，不 

致凭空臆度了。汉末时期，朝野上下，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种种

的激荡，社会的 

不安，随时随地呈现一片紊乱，因此应运而生的新创各种道术信仰，

便能普遍传开， 

深入各个阶层，加上黠者利用游侠与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情绪，纵

横牵扯，一拍即 

合，就形成三国时代的局面了。我们想要了解历史文化的演变，必

然不要忘记时代 

背景的影响，所以要讲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必须要追踪东汉未

期学术思想的情 

况，然后才能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原因。 

    我在讲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因缘中，曾经讲到影响时代学术思

想的重心，在于 

当权执政者的领导作风，当汉末及曹魏执政的先后阶段，传习儒家

的经学，绍述孔、 

孟的遗教，除如郑玄、卢植等少数的大儒，稍具规模以外，一般所

谓儒生者，都以 

文学见长。如王粲等人，醉心于辞章的意境，其余济济多士，大多

从事于救亡图存 

的时事，或奔竞于当世功名的途径，即使从事学术思想，也都以见

用于现实的世务 

为主，如研究科学而哲学的易经象数之学，也只有少数有志之士，

肯在业余作部分 

专长的研究，如郑玄的交辰，费直、荀爽的升降，虞翻的纳甲等有

数几人而已。此 

外，如华佗的医道，管辂的术数，尚有正统道家的遗风，至于以道

家法术见长，如 

于吉、左慈等人，虽然名动公卿，影响人心至巨，但到底不能见重

于士林，由此而 

知由汉末到三国时期，学术思想界的情形，正同当世的时事是一样

的紊乱。 

    曹魏时代，因曹氏父子擅长文学的关系，帏幄中的文士，亦多

以文学见长，对 



于义理学术的探求，已经减色，到了魏、晋转移的阶段，少年贵胄

的世家公子，如 

何晏、王弼之流，既不能做絮静精微的学问工夫，又不能疏通知远，

于是，仅于思 

而不学的心得之下，便以老、庄思想来解释《易经》；不但易经汉

学传承的原意， 

由此丧失，即如老、庄的思想，也从此大为变质。加以名公巨卿，

世家大族们对于 

时势国事，有心挽救而无力挽回，就与当时一般名士们群居终日，

手把尘尾，清谈 

玄理以逃避现实，等于任何一个世纪末期的人，趋向声色歌舞、醇

酒美人、玩牌跳 

舞，是同为时代颓废的心理作用，因此以《易经》、《老子》、《庄

子》为主的三 

玄之学，便应运而兴，所谓清谈与三玄，便是如此这般所造成。恰

当那个学术思想 

中心无主的时代，又加西域佛学的名僧居士们，如支谦、支适等人，

开始源源东来， 

灌输般若谈空，讲论“神我”“涅槃”的思想，蔚为一时的风气。

在另一方面，受 

到衰乱颓风的影响，故作旷达而流于疏狂，如嵇康、阮籍、山涛、

刘伶等人，便是 

受到这种世风刺激的牺牲者。 

    然而魏、晋之际，除了这般人物，足以影响时代的风气以外，

其他讲究学问德 

业，从事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者，难道真正无人吗？这又不然，人

间世事，本来就 

如自然物理一样，有了黑暗，自然也有光明，有正的一面，当然也

有反的一面。魏、 

晋时期，从事挽救世风的人物，大多走入道家与道教的路线，例如

三国时期张道陵 

的创教以外，便有南方的许逊（族阳），在江西创建净明忠孝教，

内用道家、儒家 

修身敦品立行的传统精神，外用符箓等法术，做为积功累德的修道

基础，他的遗风 

流泽，覆荫千余年以下，成为魏、晋以后南方道教的开建者，也就

是唐、宋以后， 

庐山道术一派的渊源，江西南昌道教胜地的万寿宫，便是为许旌阳

而立的千秋庙祀。 

据道教的传达，许族阳一派的道术，是带家室同修，不必离尘出俗

的法派，所以相 

传许真人道成之日，全家大小，都拔宅飞升，俨然犬吠云中，成为

富贵神仙的榜样。 



其实，许族阳的德业，除如道教所说的术妙通神以外，他的最大的

功德，就是对江 

西及三江上游水利的开发与建设，的确留有极大的功劳，虽然不及

秦代李冰父子开 

建都江堰的源远流长，但泽及南方，诚为不可泯灭的事实，据黄元

吉所写的许真君 

传记，我们简择它的要点，稍作介绍： 

    如说： 

    真君姓许氏，名逊，字敬之。曾祖琰。祖父玉。父肃。世为许

昌人，高节不仕， 

颖阳由之后也，父汉末，避地于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吴赤乌二年

己未，母夫人梦 

金凤衔珠，坠于帐中，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生而颖悟，姿容秀伟。

少小通疏，与 

物无忤。尝从猎，射一囗鹿，中之，子堕，鹿母犹顾舐之，未竟而

毙。因感悟，即 

折弃弓矢，克意为学。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律历、五行、谶

纬之书。尤嗜神 

仙修炼之术，颇臻其妙，问西安吴猛得至人丁义神方，乃往师之，

悉传其秘。遂与 

郭璞访名山，求善地，为栖真之所。得逍遥金氏宅，这徙居之。日

以修炼为事，不 

求闻达。乡党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义……乃于太康元年，起为蜀

旌阳令。时年四 

十二。视事之初，诫吏臀去贪鄙，除烦细，脱囚絷，悉开谕以道教

忠孝慈仁忍慎勤 

俭，吏民忱服，咸愿自新……蜀民为之谣曰：人无窃盗，吏无好欺，

我君活人，病 

无能为。真君知晋室将乱，乃弃官东归。民感惠赢粮而送者蔽野，

有至千里始还者， 

有随至其家愿服役不返者。乃于宅东之隙地，结茅以居，状如营垒，

多改氏族以从 

真君之姓，故号许家营焉。……真君生于吴大帝赤乌二年己未正月

二十八日，住世 

一百三十六年。凡来参学净明弟子，皆尊之曰道师君。真君既飞升

之后，里人与其 

族孙，简就其地立饲。……隋炀帝时，焚修中辍。唐永淳中，天师

胡惠超重兴建立。 

明皇尤如宣奉。宋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赐御书，改赐额日玉隆。

仍禁名山樵采， 

蠲租赋。政和二年，徽宗降玉册，上尊号日神功妙济真君。正和六

年，改观为官， 

仍加万寿二字。……元成宗皇帝，加封号日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 



    我们了解了许旌阳与魏、晋之间关于南方道教开建的简略情

况，便可知道从东 

汉到三国时期，中国朝野学术思想的趋向，以及民间社会风气转变

的情形。所以张 

道陵创建教雏形于桓帝、灵帝之际，黠狡者便利用它的作法，在民

间纷纷成立各种 

道门，如黄巾张角等利用太平道而作乱、开三国紊乱局面的先河。

但在魏、晋之际， 

在南方吴、蜀之间，又另有许族阳一派净明忠孝教的发展，综合传

统文化儒、道两 

家的精神，建立即在人间，由积功累德的善行升华，而成为天上神

仙的超人境界， 

其功诚不可灭，岂可独以历史记载中的片面之辞，认为魏、晋学术，

唯有清谈玄学 

足以代表吗？ 

    此外，如与许族阳同学的郭璞，发展易经象数、纳甲、及五行

之理，对于地球 

物理的研究，开创后世地理（也有专称为堪舆）占验学术的先声，

可惜他德业的成 

就，不及他的同学许族阳，立身的方针，又不及葛洪的自处，后世

学道家学术，流 

入江湖之辈，都同有犯了郭璞的错误。葛洪研究神仙丹道，著作《抱

朴子》，概括 

内养精神、服气、炼气、丹砂、服药、符箓等道家传统的学术，外

涉用世之学，包 

括政治哲学原理，以及为人处世的规范等等，都足以垂范千古，富

有科学、哲学的 

宝贵价值。如抱朴子的自序说：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

所修为，仓卒不 

知所以。而意之所疑，又无足咨。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

妙者，不得宣之 

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

岂谓暗塞，必 

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泄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

之书，不但大而 

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日内篇。其余驳

难通，释名日外 

篇。 

    据《晋书·葛洪传》所载，他除著作有《抱朴子》一百十六篇

外，还有碑诔诗 

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

异》等传各十卷。 



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伎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匾药方》一百

卷，《肘后要急 

方》四卷。又云：。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

析理入微。 

    我们试读修撰《晋书》的唐代大儒房玄龄等人，对于郭璞与葛

洪两人的中肯评 

语。如说： 

    景纯（郭璞）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

咸释。惰源秀逸， 

思业离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

语怪征神，伎成 

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

于前图，轶梓灶 

于遐篆。而官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

之累也。若乃大 

块流形，玄天赋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

恃。禀之有在， 

必也无差。自可居常待终，颓心委运。何至街刀被发，遑遑于幽秽

之间哉！晚抗忠 

言，无救王敦之道。初惭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

端，斯害也已。 

悲夫！ 

    至于对葛洪个人的评语，却说：“稚川（葛洪）束发从师。老

而忘倦。纟由奇 

册府，总百代之遗编。纪化仙都，穷九丹之秘术。谢浮荣而捐杂艺。

贱尺宝而贵分 

阴。游德栖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优乎？”我们只要读了

魏、晋以后，神 

仙传中的人物，如郭璞、葛洪的传记及其评语，便可了解后代的人

所谓：“英雄到 

老皆归佛”，“未有神仙不读书”真正含义的道理了。 

    简单扼要地了解了汉末、魏、晋以来，由道家学术思想形成道

教的大势，便可 

明白道教在北魏扩大建立的趋势，及其前因后果了。由魏、晋学术

思想遗风的影响， 

到了北朝的北魏时期，自然更加崇尚玄奇，又因北魏政权是崛起西

北的边陲氏族， 

当然很容易接受佛教文化的思想，由于当权执政者的信仰，风气所

及，遂至于朝野 

奉行。如果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立场来看，北魏对于弘扬佛教的史

实与功迹，应当 

极其重要，但在北魏太祖、世祖的阶段，道教也随佛教之后，勃然

而兴。而且综罗 



汉末张道陵、许旌阳等道教同异的道术，另成一格而别创规模，成

为初唐正式建立 

道教的张本，其中得力分子，便是道士寇谦之，及其信受弟子魏国

的权臣崔浩所造 

成。关于寇谦之的学道，大有如张道陵经历的事迹，他的弘扬建立

道教的经过，却 

因崔浩的推荐，当时便受魏国的封浩，以天师的姿态出场，大展其

法术。后来北魏 

武帝一度摧毁佛教，在佛教史上，便将所有罪过，都记在寇谦之与

崔浩的头上，其 

实，寇谦之对于当时灭佛灭僧的措施，并不完全赞同，崔浩弄权，

主张灭佛，那倒 

真是事实。不过，据《魏书》的史料，崔浩本人，不但不信佛教，

同时也不相信真 

正的老子遗教与遗文，他自己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喜欢玩弄阴阳、

五行、术数的人 

物，自比为张良，对于真正佛、道的精神，可谓一窍不通，所以便

造成当时历史上 

的宗教惨案。如欲研究北魏时期，道教建立的大略情形，可读《魏

书》一一释老志、 

崔治传，及道教《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寇谦之传，与佛教《佛

祖历代通载》中 

有关的资料，大约可以思过半矣。 

    1．唐代的道教 

    道教真正建立的阶段，根据史实的资料，当以唐太宗建国的时

期为准。唐太宗 

立国之初，由于传统宗法思想的观念，要拉出一个名垂万古，而天

下人人都知其德 

业的远祖做炫耀，便晋封老子李耳为道教的教主，确定其尊称为太

上老君。并且正 

式命令天下，以道教为国教，位居佛教之先，后来虽然引起佛教徒

们一度的争辩， 

但始终不变道、佛地位次序的成命，尽管他在信仰上，是倾向于佛

教的学术思想， 

但在中国人传统观念的祖宗信念中，仍然不变其初衷，这是中国文

化的特质之一，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特点的长处。所以其他外来宗教，要想完全

采用宗教信仰来 

推翻中国人的祖宗传统精神，违反以孝道治天下的思想，那是既愚

且蠢，违背原则 

的作为，结果恐其难有太好的收获。我们论唐代的文化思想，固然

不要忘记佛教与 

禅宗，但是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自唐代以后，便确定以儒、释、

道三家并称的 



源流，一直传到近代为止，道教与道家，的确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所以唐代的文 

学、小说、艺术、工业、建筑、日常生活等等，许多都是道、禅合

壁的成品，不可 

举一而偏废其他。简单扼要地说，诗人如李白的作品，便是道家神

仙思想的气质， 

杜甫是儒雅风流的正统，王维以佛学的成分为重，其余诸诗人，不

归于佛，即归于 

道，否则，便是儒、佛、道混合，难以严加分别的综合体。 

    唐代道、佛风气的隆盛，影响唐代文化非常巨大而普及，但是

人事物理的因果， 

必然自相互为因缘，因为唐代文化在时间历史上，乃综罗秦、汉以

下的所长；在空 

间上，是融会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物质，所以它的雄浑博大，几

乎有远迈秦、汉 

的趋势。道教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正式建立它的宗纲，混合周、

秦之际，阴阳、 

老、庄、儒、墨、兵、农、法、杂等等家的学术，抄袭佛教密宗修

法与婆罗门教的 

方法，一概归入道教的醮坛，蒙上道袍法服，披发仗剑，口诵真言

咒语，驱神役鬼 

以炫耀它的宗门，这便是它受到唐代博大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终

唐代三、四百年 

之间，道教本身，产生正反两个特殊人物，成为完成道教建设的两

支生力军。（1） 

是晚唐时代的吕岩侣纯阳）。（2）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吕纯阳

从道家正统修炼神 

仙丹道的途径，吸收魏、晋以后而至隋、唐之间，佛家禅宗修养的

长处，建立唐代 

以后丹道修炼的中心体系，永为世法，使道教在后世的价值，为之

提升不少，同时 

也使道家学术思想，普遍流传到中国民间社会，乃至后来宏扬到亚

洲各地区，也都 

是他的功劳。杜光庭在西蜀，力排佛学，笃信道教，除了收集有关

道术的遗书以外， 

又自动伪造很多的道书，以充实道教的内容，所以后世称人师心自

用，乱造的文字， 

便有“杜撰”的称谓。但自唐到五代以后，道教思想内容，纯粹研

究自然物理功能 

的变化，而推及人能变化成仙的理论，最著名而最难研究的，便有

谭峭的《化书》， 

亦名《谭子化书》。其次，设想以人力的修为，吸收太阳光能，变

化生理气质，想 



要利用人生血肉的身体，变为光能而飞升直达太阳、月亮之中的，

便有道教的《日 

月奔磷经》的思想产生，后世所谓修道的神仙，吸收 B精月华的作

用，便由此而来。 

不管这种虚幻的理想，是否可能成为事实，但人要向太空追究的理

想，和寻求太阳 

能和月亮究竟的观念，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早已渊源在三千年以

上，直到唐代， 

才有这种正式追求方术的出现，凡是科学家的理想，开始都如儿戏，

为什么我们忘 

记了自己祖先的儿戏，而不反省警觉，岂非怪事吗？ 

    2．宋元明清的道教 

    宋元明清的道教，它的本质，虽然依循唐代道教的源流而来，

但是宗派的分立， 

与正邪混杂的演变，却大有异同，唯限于时间，不能一一详细分述。

宋代的道教， 

因为未真宗开始利用宗教信仰，来掩饰在军事、政治、外交上种种

失败的耻屏，便 

奠定后来徽宗、钦宗迷信假道士们的谎言，至于国破家亡的后果。

总之，我们要记 

住中国文化一个不易的原则，要讲治国、平天下之道，就不能专以

宗教来搞政治， 

从为政的立场而言，宗教仅为辅导治化的一端，如果专以宗教而言

治道，鉴之汉、 

唐、宋、元、明、清的经验，就未有不败的先例。如汉末三国时期

的黄巾张角，宋、 

元之间白莲教的韩山童，清代的太平天国与红灯照、义和团等等，

都是历史的殷鉴。 

但从纯粹的道教立场而言，这些得失是非，与正统的道家学术思想，

以及道教本身， 

概不负责，只在领导者睿智的拣择而已。而道教在宋代，因为宋徽

宗的提倡，却完 

成了一件学术上的大事，那便是张君房遴选道教的旧藏道书，分门

别类，编辑一部 

《云芨七谶》，成为研究道教学术不世的宝典。 

    当南、北宋之际，在中国西北部与北方河朔之间，正当夏、辽、

金的势力，互 

相消长的时期，王重阳在陕西开创全真道，再由他弟子邱长春的继

续宣扬，便普及 

于山东、河北之间，而建立道教全真派的门庭，明、清以后，成为

道教北派主流龙 

门派的根源。当元朝崛起蒙古，成吉思汗远征印度边境的时期，他

为了邱长春，曾 



经派兵通过西夏，到山东来请邱长春，间关万里，远出沙漠，在印

度北方的边境见 

面，后来便给邱长春以钢符铁券，做为信守的契约。当元兵进入中

国，凡持有全真 

道的信符，可以免除杀戮与劫掠，这事是否为邱长春在事前有先见

之明，或后人有 

指他为汉奸的嫌疑，实在不可乱下断语，总之，这是中国文化宗教

史上的一个大案， 

暂时无法多讲。但在《元史》，以及元相耶律楚村遗留的资料上，

对于邱长春，并 

无多大的好感，所以有人怀疑邱长春及全真道的价值。其实，所谓

全真道的内容， 

是因袭宋、元以来禅宗的心法，配合丹道家主张清静专修的方法，

它虽然属于道教 

的门派，实是融会儒、佛、道三家精神的新兴道术，至于它的作为，

是因边陲氏族 

入侵中原的变乱阶段当中，民族文化意识，受到重大的刺激，因此

形成新兴的教派， 

暗中在作振衰起弊的工作。但是元朝帝室政权，本来就无文化的根

基，后来成吉思 

汗崛起塞外以后，从上到下，自始至终，便以佛教的密宗学术思想

做为重心，耶律 

楚村不但笃信密法，而且为鼎力维护佛教的重臣，同时他又学习北

方的禅宗，为其 

中的能手，所以他对于邱长春等全真道的观念，不但在政治关系上，

当然互相对立， 

就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自然视为敌对，我们只要仔细研究《元史》

中有关于佛、道 

两家文化思想互争雄长的情形，便可了然于胸了。 

    明代的道教，与明朝帝室政权的关系，闹过许多历史性的丑剧，

其间功过是非， 

一言难尽，在道教本身而言，却有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具有特别的

价值。（1）便是 

永乐时代，完成《道藏》的修辑。将汉、唐以来所有关于道教、道

家的书籍、经典， 

仿照沸教《大藏经》的组织，构成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

辅（太元、太平、 

太清、正一），十二类（本义、神符、玉块、灵图、谱录、戒律、

威仪、方法、众 

术、记传、赞颂、表奏），成为完整保留中国道家传统文化的一部

巨著，其中收罗 

的丰富，内容的庞杂，实在多足观者，虽然选材不够严谨，内容太

多支离，但道家 



与道教的本身，本来就是如此复杂，如非穷毕生精力，集思广益以

类别繁芜，恐怕 

谁也无法能够对它清理出具体的系统。（2）便是修炼神仙的丹道

学派，从宋、元以 

后，如万派朝宗一样，都归元宗奉唐代仙人吕纯阳为祖师，到了宋

代张紫阳、白玉 

蟾以后，被称为丹道南宗正脉以来，再到明末清初之间，复分为四

派，其中主要的 

南宗北派；以张紫阳为主的，称为南宗丹法，含有单修性命，与性

命双修，乃至男 

女夫妇合藉双修的法派。北派，当然以元初邱长春的全真道为主，

主张清静专修的 

丹法。西派以李涵虚为主，认为直接传承吕纯阳的丹法，是属于性

命双修的单修派。 

东派以陆潜虚为主，也认为是直接承受吕纯阳的嫡传口诀，是属于

男女合藉的双修 

派。总之，道家的丹法，到了明末四大宗派出现以后，虽然各有专

主与所长，但支 

离蔓芜，弊漏也随分派而百出，而且与佛家的禅宗与禅定，始终不

无关系。因此到 

了明末清初阶段，路径愈走愈仄，所有丹法道术，便都以伍冲虚、

柳华阳一系的伍 

柳派为主，既不知有汉，更逞论魏、晋了，故终满清以来两三百年

间，无论道家或 

道教，都只在鬼画桃符，与拨弄精神的末流上，随俗浮沉，了无起

色。 

 


